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愤怒的小鸟（面瘫上司攻Ｘ狗腿职员受，小网游，香肉）

BY山奈大人

 

【面瘫上司攻Ｘ狗腿职员受】

受玩空间游戏高分摆擂台

攻暗中打擂砸场

一来二去ＪＱ横生

最后哈皮摁钉地狗血故事。。。

 

肉食动物

无肉不欢

特此预告

精彩不要走开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１．

这天白松在办公室里偷着上空间，果然又收到了新的消息。

Ｋ. 在 飞天忍者猫 中以88657分，向你发起挑…

白松环顾一圈，同事一个个埋头在工作中，聚精会神者有，火急火燎者亦有，尚无人关注自己。

白松吐口气，接受了来自Ｋ.的挑战，鼠标劈啪作响，不出半小时，机会耗尽，守擂失败。

白松痛苦地揪住头发，无声地咆哮，一派张牙舞爪，不慎打飞桌上的咖啡杯，杯子横空砸向大黄的脑袋，咖啡泼了莉莉一身，惹来高低两声尖叫。

白松在两人怨毒的目光中陪着笑，摆摆手：ＨＩ……Ｉ’Ｍ　ＳＯＲＲＹ……

片刻电话响起，白松浑身一激灵，认命地捏着话筒：总，刘总，不用您说，我都明白，我这就过去……

白松同手同脚地来到总经理办公室，三个深呼吸，敲了敲门。

进。

白松进屋，特狗腿地一关门，搓着鼻子：内什么，刘总，我来了……

刘成杰眼皮也没抬，翻着手上的文件。

白松屁都不敢放，绷直了站那，一站就站到中午。

刘成杰终于在饭点合上手头的夹子，慢条斯理地收拾着：知道为什么叫你来？

白松总算挨到他开金口，努力挤出几滴猫尿：嗯，我一定知错就改，改了还，不犯。

刘成杰面无表情：还不犯？

白松一激灵：就是再的意思，再不犯，不再犯，嘿嘿，嘿嘿。

刘成杰点点头：你今晚跟我加班。

白松龇牙一笑：没问题，我跟总混。

待白松出了门，回了屋，两股战战，又哭又笑，没处泻火，最后只好跑去虐待大黄的仙人球。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２．

同事挨个下班，白松无力观望，四仰八叉摊在椅上，让莉莉高跟鞋钉了脚，惨叫数声，对其婀娜离去地背影痛呼：你这个蛇蝎大脚地女银……

一转眼看见个黑影，白松立马正襟危坐，成埋头苦思之态。

刘成杰慢慢走进来，胳膊倚着电脑屏幕，白松喉结翻动，装作随意地按几下键盘，再抬头，惊讶地站起来：刘总，您怎么来了？

刘成杰敲敲屏幕：调出来。

白松干笑几声：呃，调查评估？这就给您……

刘成杰打断他，微微歪着头：刚刚玩的游戏，调出来。

白松尚自挣扎：什么……游戏？哦，您是说，那个游戏企划？那个是大黄负责……的……

看刘成杰面无表情，只用漆黑眼睛盯住他，白松才像个装不下去的小丑，矮下身，颤巍巍调出未来得及关上的游戏窗口。

刘成杰走到白松身后，把他摁进座椅，弯下身，一手绕过他脖子，掰了掰显示器：玩吧。

白松都要哭了：刘总……

刘成杰对着他耳朵：玩给我看。

白松轻微缩着脖子，眼花得都盯不住屏幕，开始玩给身后的总经理看。

就见愤怒的小鸟变成撒气儿的小鸟，飘飘悠悠，干砸不中。

连死三把，白松冷汗直流，一只手捏上他的耳朵：手别抖，看准了，再按。

耳朵上的手轻揉慢捻，白松毛骨悚然，一把扔了鼠标，慌忙站起，无奈后面有个刘成杰，椅子腾不开地方，遂裆部撞上桌沿，一时痛不欲生。

白松：呜…呜…呜……

刘成杰：……

白松跌在椅子里，蜷个身子，两手捂裆，龇牙咧嘴：刘…刘总…我先去个洗手间…

白松觉着是自己痛得眼花了，竟看见刘成杰微微有些笑模样，对他蹲下来：让我看看。

白松不可置信，难倒耳朵也花啦？

正恍惚间，就觉手被拿开，定睛一看，另一双不属于自己的手，拉开了自己的裤子拉链。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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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松怔愣着，任由那双手慢慢扒下裤衩，才痛呼一声：轻点！

刘成杰不管不顾，在那看了会白松的风景，手就插进浓密阴毛里，托出个垂软的东西。

白松又是一声惨叫：啊！轻点！轻点！

刘成杰手捏叽叽，面无异色，只专注地盯着把弄了会，轻声说：还能用吗？

闻言白松简直如五雷轰顶：不，不能用了？

刘成杰似是在跟他的叽叽对话：试试。

白松还想问，试什么？

没等他问，就觉得那处跟秃噜皮儿了似地，火辣辣直痛。

白松都走音了：刘总，刘总！

刘成杰的表情有点邪门，直勾勾地盯着那根可怜的器官，手越发使力，越撸越快。

也不知是痛的还是怎么，那玩意竟然没两下就直了，前眼微微湿着，白松红个脸，命根攥在人手里，发作不得，只好把脸努力埋进衣领里。

没过一会儿，白松身抖两下，射了，感觉下面被松开，也不顾是痛是爽，赶紧提起裤衩，拉好拉链，脸色紫红，喘息片刻，眼神飘着做出个笑脸：刘总，属下身体不适…先行一步。

刘成杰站起来，居高临下，挡住头顶灯光，在白松颤动目光中，伸出手，捏过桌上纸巾，缓缓擦拭着。

刘成杰歪了歪头，隐约露出个靥饱的神态：哦，走吧。

白松就真是慌不及乱地走了。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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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连几日，白松都没再敢磨洋工，连回家都不开游戏。等再上去的时候，接连几条挑战就向他发来。

白松爱玩游戏，什么都玩，大的玩累了，这些日子没事儿就上空间玩几个小的当做调剂，别的不敢说，游戏他是玩一个通一个，项项稳坐排行第一，也存了炫耀的心思，就摆了几个擂台。

这个Ｋ.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出现了，技术比他那是只高不下，非要个个踢他的擂，白松好友列表多又杂，估计是随便加上的这么号人，也没细究，一来二去，就跟他干上了。

这日白松闲来无事，突然对这个Ｋ.起了兴趣，就把他从好友中扒拉出来，Ｋ.的头像却是灰着的。

白松觉着这是个隐身党，就试着发了消息过去。

白送你要不：ＨＩ

果然过了会，Ｋ.头像就跳动着亮起来。

Ｋ.：

白松盯着对话框瞅着，搓搓眼，才敢确定Ｋ.只发了个空格过来。

白送你要不：干嘛这么懒啊　你不是天天挑战我？

片刻后，Ｋ.才回复。

Ｋ.：哦

白松这把没回他，倒是不一会对方主动回话了。

Ｋ.：来挑战我

白送你要不：挑战什么？

Ｋ.：偷偷放屁

Ｋ.：积分版

白送你要不：……

白松就憋着气儿，真去找那个擂台了。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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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黄回办公室的时候，给白松带了段话。

大黄拍着他的肩，皮笑肉不笑：小白啊，刘总叫你下班在这儿等他。

白松被他拍的矮了一截，稳住面色，也跟着笑：哈哈，红人那，没办法。

结果白松一下班就跑了。

和尚跑得出庙吗？等白松跑过大厅，出了大门，就见一银色宝马停在正中，车门一开，伸出了刘成杰一条裹在西裤里的腿。

白松真是惊着了，眼看着刘成杰优雅地钻出来，啪地关上车门，站在那，冷漠地向他招招手：过来。

还是那个问题，和尚，究竟跑不跑得出庙……

得，真等佛来抓，孙猴子都得给压个五百年。

白松就同手同脚地过去了。

刘成杰冷冷看他到自己跟前，歪了歪头：不是叫你下班等着？

白松陪着笑：刘总，这不，看见你在楼下，我就特意赶下来了。

刘成杰盯着他看了会：上车。

白松干笑：咱去哪啊？

刘成杰没回答，只从另一边上了车，白松就只好也跟着坐进去。

跟刘总一车，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，空调都不用开，冷气那是飕飕地。

白送知道多问无用，就一路乖乖地，任人给他拉到个偏僻的高档住宅区。

白松环顾四周，心里隐约就有底儿了，但还是禁不住嘴贱：总，咱这是去拜访哪位高人那？

刘成杰锁好车，径自走在前面：我家。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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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梯上了五楼，白松跟在刘成杰身后，表情像个要被逼去自首的嫌疑犯。

两人进了家门，刘成杰也没任何表示，白松就自觉地翻出个拖鞋换上，哒哒走在后面。

刘成杰好歹给他倒了杯水，放在茶几上，白松看着，站在一边。

刘成杰说：坐。

白松就摸着沙发边坐下了。

白松想了想，实在抓不着这刘总的心思，就讨好地笑了笑，搓搓手：呃，刘总找我来，是工作上有什么需要……

刘成杰不客气地打断他：不是。

白松苦着脸，在那卖脸地接着问：那就是…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？

刘成杰这把点了点头，突然说：我饿了。

白松脸上的笑都要保不住了，想也没想：成，我有个炒饭做的可好吃了，露一手给刘总尝尝？

也没等刘成杰表态，白松就起身，自顾向厨房走去。

一开门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坐便：……

刘成杰在后面懒洋洋地：厨房在那边。

白松也不知怎么，耳朵热乎乎地，端着肩膀就匆匆地进了厨房。

白松脸埋进冰箱降温，面上还若无其事，在那自言自语地：鸡蛋，火腿，菜…还挺全嘛。

白松琢磨着，看到一盒辣酱，就去淘了米，电饭锅蒸上，准备做个辣酱炒饭。

挑出豆芽，胡萝卜和几样绿叶菜，在油锅里炒了炒，等米饭差不多了，就倒进去，加了调料再炒。

最后煎了仨糖心的鸡蛋，找出两个大钵，炒饭放进去，加着辣酱，最后放上鸡蛋，忙白松忙得是一头汗。

也不能指望人有良心过来帮着端了，白松一手一个，托着钵底儿，急吼吼地来到客厅。

快！快！烫死我了！

白松吼完，两个钵就碰地砸在那个水晶茶几上。

刘成杰倒没说什么，只是微微探了身子，饶有兴致地盯着那个炒饭。

白松拿了两把不锈钢大勺，凶狠地插进刘成杰眼前的钵里，笑眯眯地：刘总，尝尝？

刘成杰按着没动，白松就一屁股坐那，捣碎一个鸡蛋，开始拌饭。

这时刘成杰开口了：为什么你的是两个？

说的是那个糖心煎蛋。

白松抽空笑了笑；嘿嘿，一般人觉着腻歪，可我爱吃这个。

刘成杰点点头：我也爱吃。

白松手顿了一下：……成！那我帮你拌了。

等白松费死劲儿给他拌完了，刘成杰就理所应当地接过那个钵，坐姿优雅，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。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７．

吃完饭，白松认命地给餐具送回厨房，正挽着袖子要洗，刘成杰就出现在门口。

白松觉得有点不太自在，边干活边笑着：哈哈，咱这几手不赖吧，做饭又刷碗，嫁我准过好日子。

白松说这个有点调侃自我缓解尴尬的意思，偏偏听的人是刘成杰，自然不会跟他接话。

白松就觉着被盯着的半边脸有点僵，赶紧给碗碟收拾利索了，擦擦手，闷头要往外走。

眼见到跟前了，刘成杰堵住半个门，没有半点要移动的意思，白松想要过去，就要用一个侧身挤出去的方式。

白松就犹豫着停在那，两人对视片刻，白松挤出个笑：嘿嘿，那什么…您让让？

刘成杰只用漆黑的一双眼睛，淡漠地看着他。

白松没辙了，无奈地点点头，侧身背对他向外挤，边自说自话：行，您是老总，您最大，在您家里，您也……

话说到一半，身子也只挤出了半个，冷不防让人向前一顶，给摁在门框上。

白松差点咬到舌头，慌乱中掩饰好情绪，向后扭头：刘总？你挤着我了……

不过很快，白松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白松瞪大眼睛，缩在那，只觉屁股后面，一块有些硬的东西抵在那里。

这时刘成杰用一个特言情的动作，把白松一大爷们儿环在了自己胸前，下巴贴上他的耳朵，胯间不住耸动，开始见缝就插地磨枪。

布料间摩擦的声音刺耳又尴尬，白松骇得直冒鸡皮疙瘩，待缓过来，便开始闷头向外挤。

发情的男人都是狗，刘成杰一口含住他耳朵，咂得啧啧作响，一手摸到他裆前，麻利地解皮带，塞进裤衩里，一掌兜住静卧着的肉蚕，肆意揉捏，极尽撩拨之能事，所作所为，全然不见其以往沉着风度。

白松就觉脑子里嗡一声，一肘子向后撇去，颤声怒吼：放手！你变态吗？！

关键时刻，两个男人，就得看体力对决了，白松真是豁出去，狠得下手，发起狂来自己都顾不上，真的就给人挣开，却因惯性不稳，再加上刘成杰临脚一蹩，直直摔个狗吃屎。

刘成杰让他掼了几下，面上却不见分毫痛楚，表情越发森冷，一脚踏在白松那个挣扎的后背上。

白松拳头捏得咯咯直响，突然回头，眼睛通红地笑了：行，你来吧，ＴＭ你要潜规则，我就让你潜！

说完，白松脸朝下，紧闭着眼，气儿喘得浑身直哆嗦。

等了一会，背上的重压消失了，一个沉默的鼻息靠近过来，刘成杰蹲下来，轻轻扳过他的脸。

刘成杰说：我不潜你，我只是想抱你。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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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松眨眨眼，看着地板，讥笑道：刘总想什么，小的就给您做，别说想抱，就是想插，小的也得给您洗干净了，主动趴好，只要您保我一口饭吃……

刘成杰突然猛地埋下头，将那两瓣开合的嘴唇含了进去，一番吸咂，舌头也探进去搅了个遍，待白松从身下反着手推他，才意犹未尽地抬起头，微微喘着垂首，专注地看着他的脸。

白松简直怔愣了，视线不知放在哪好，斜斜投在地上，耳朵到脸都渐渐红起来。

刘成杰拇指揉弄着他的下唇，声音比平常柔和许多：先起来？

白松恍惚着，明白他是在说不准跑，也不知是不是让他给亲傻了，就迷噔噔地点点头。

刘成杰将他拉起来，帮他拍拍后背的脚印，反常地有些温柔，白松简直都怀疑刚才踩他的是另一个人。

两人搭着，重坐回客厅的沙发里，这次刘成杰紧挨着他，生怕人跑了似地，给他挤进沙发角里。

白松气也没消，再没心情做低伏小，平复了会，还是有些控制不住：我知道，你瞧不起我，我没学历没文凭，瞎猫撞死耗子进你们公司，也没正经干过什么活，你处处找我茬，我也就受着，脾气再不好点，就连饭碗都没了。

他红着眼，本来还酝酿出些悲愤的情绪来，谁知刘成杰突然凑近他，竟是又亲上来，连咬带舔的，给白松难得的那点哀戚之情都搅黄了。

白松被亲的越发迷糊，只觉自己这样剖白不被受重视，心里憋屈；又觉一根火烫的舌堵在自己口中，缠得难分，一时舒服得脑子都要化了，手不自觉地揪住身前人的衣领。

等刘成杰分唇，白松喘着气，隐约觉得不大对劲：我…我还有话……

刘成杰就再欺过来，这把直接将他合身压进柔软的沙发里，碾转几个来回，亲得口液相濡，啧啧作响。

再分开，两人俱是半张着眼，在缩小的视野里定定地对视，刘成杰似是抛给他一个选择，逃跑，还是留下。

白松羞窘地吭哧几下，脾气牢骚全让人含进嘴里，咽回肚里，刘成杰冷静地等了两秒，就迫不及待地再压上去，两人渐渐亲做一团，滚在沙发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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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服被一点点剥开，干燥炙热的手掌揉捏他的腰侧，白松再也想不起要反抗，跟个被驯服的小兽，被刘成杰困在身下，气儿是进多出少，直直软成一滩。

很没出息吗？白松空出点脑子思考着，也没得出个答案，身上就差不多被扒了个精光。

刘成杰上下其手，又是亲又是捏的，很是一番挑情，最后秉着煎鱼两面都要抹油的理念，给白松翻过去，整面揉了个遍，捏住屁股，大肆玩弄。

白松就真跟条案板上的鱼，奄奄一息，恍惚间也没觉得多痛，就让刘成杰草草润滑完了，挺着屁股，等着屠夫的最后一刀。

刘成杰沉默地摁住他，扒开两片肉丘，骇人器物在他下阴磨蹭两下，就不容刻缓地插进去。

白松痛得龇牙咧嘴，咬住一只手，不肯发出声音，挣动起来，奈何身上坐着个百斤的男人，跟个被压住的孙猴儿，爬不出刘成杰那五指邪山。

刘成杰连根插入，稍作缓冲，一手伸到前面摸着他的脸：关键时刻，怎么不叫了。

嘴上说的无情，胯下却堪堪停住，另一手插进前面缝隙，握住白松肉器，合掌包住，变着花地逗弄。

待手里东西胀大硬挺，刘成杰缓缓抽动，观察着白松的侧脸，才越渐放肆起来，一时阴间交合噗嗤腻响，不出片刻，竟有白液随着肉器的动作抽粘而出。

白松这才真实觉出自己是真被个男人给插了，天生用来播种的性器，捅在自己都没见过的私处，自己竟也舒服得直挺棍子，一时屈耻交加，来不及掩饰，掉下泪来。

刘成杰摸着他的泪脸，胯间耸动更加疾猛，头却伏下来，张开嘴，一点点吸走他眼角湿气。

他粗着来还好，一温柔起来，白松就越觉委屈，到底没多少硬骨气，吸着鼻子，哗哗直淌猫尿：为什么这么对我…我就这么不招你待见…？

刘成杰动作不停，语出惊人：干完了，你就是我老婆。

要按照往常，白松一定得一个高蹦出三米，做个扩耳状：什么啊？

可此时，白松只能被动地被个男人的阴茎钉在床上，眨着眼，鼻音连连：啊…？什么…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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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不说，白松有被干的天赋，越发在男人胯下得趣，身子被撞得都要散架了，还能边哭边爽得呜呜直叫。

白松只觉听到老婆二字，浑身一个激灵，底下就刹不住闸，抖着往外吐水儿。

刘成杰见他被自己操乖了，狠顶几下，突然把人整个捞住，坐起抱到腿间，邪肆乱搅。白松没了沙发挡脸，再也忍不住，放声直叫。

刘成杰恨不能两个精囊都塞进那湿热软穴中，操弄片刻，手穿过白松腿弯把住，分开他的腿根，冷不防站了起来，开始走动：叫老公。

白松一大男人就被他跟个孩子似地举着，一路走一路操，大敞着的前阴湿亮油滑，丛中一鸟直甩得口吐白沫。

啊…啊…死…混蛋…

两人路经之处一溜儿的白水稠汁，在地板拉出个线，刘成杰语气正了八经，肉器却使着阴劲儿玩他：叫老公。

白松全身重量罗在那根巨物上头，实在受不住，整个人都湿透了，语不成声：老…嗯…

刘成杰带他来到书房，停在门口，狠颠数下，终于如愿听见白松岔气儿的哭音：老公！老公！！

刘成杰露出个微笑，抱着人坐进个皮椅里，伸脚摁开电脑。

白松享受得入了神，突觉体内事物动作渐止，愣愣睁眼，无神地看着亮起来的屏幕。

刘成杰捏住他肉具，缓缓掳动，在人耳边吐气：老婆，看看？

白松恍惚地定了定神，电脑上显示得是个游戏，愤怒的小鸟。

刘成杰轻笑一声：咱玩玩？

白松思路就跟着跑了，哑着个嗓子：玩……怎么玩？

刘成杰捏起他的右胳膊，搭在鼠标上：拿稳了，玩给我看。

白松纳纳地去握鼠标，抖着手，点了开始。

第一个鸟架在弹弓上，白松勉强试着拉好角度，深埋在后穴里的男根突然发难，歪斜着抽出半个，缓缓碾动敏感的粘膜。

就见屏幕上小鸟被拉得忽高忽低，一个不成心，直飞了出去，同时传来白松拔高的配音：啊！！

刘成杰一捅到底，歪了歪头，亲着他的耳朵：射偏了，再来。

白松听话地再拉了只小鸟，直觉体内猛物跳着筋，慢条斯理地随着小鸟的高低变换着角度，这把不待他先松手，炙烫肉棍就直捅进来，屏上小鸟也跟着撒气地飞了出去。

白松又是一声哀叫，捏着鼠标缩成一团，鼠标线拉得都到了头。

刘成杰意犹未尽，直搂着人玩了十数次，白松被整得要死不活，愣是第一关都没能过去。

刘成杰面上不动声色，眼神却阴邪地厉害，舔舔干燥的嘴唇：老婆怎么了，不是玩得最厉害吗？嗯？再来。

白松一身是汗，直摇脑袋，丢脸地哭起鼻子：刘总，老公，菩萨，您饶了我…饶了我吧……

刘成杰终于一笑，发出个舒心的叹息，把白松团成一团，搂紧了，火力全开，催动阴茎大操大干。

可怜白松被玩得不成样子，两手捏着个鼠标，颠着脑袋，缩在男人怀里，浑身血脉逆冲，直觉脑浆都沸腾了，耳朵鼻孔嗤嗤冒着烟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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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成杰平常一副公事公办的扑克脸，几不见笑，实则道貌岸然，除了衣冠就是个禽兽，跟条发情的公狗，腰胯如电动马达，直操个不停。

两人在皮椅里干完，又滚到地上，真如两只悍犬，白松跪着雌伏在下，由着刘成杰淫骑着进了卧室，沿路撞翻家具数把，撕坏窗帘一副，林林种种极尽淫乱。

白松渐渐体力不济，恍惚着也不知什么时候歇过去了，只觉做了个船上颠簸的湿梦，等再睁眼的光景，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。

抬眼看见刘成杰坐在床沿儿，手顺着他一头乱毛，白松一时发不出声，直愣愣地看着，眨眨眼，再看。

刘成杰面无表情，揉捏他右耳的手法却很是色情。

眼瞅着白松在他手里的耳朵腾地就红了，眼神飘闪着，一个扎猛子要翻起来，却瞬间如拦腰受击，惨叫一声，摔回床里。

刘成杰看着他受尽凌虐的凄惨样，竟然露出个舒心地笑，对着白松，语态优雅，词调粗俗：宝贝儿，被老公操折腰了？

闻言白松两眼赤红，拼着残腰上来挠他：Ｃ你打爷！你这个疯子！你竟然…竟然……

看白松气急跳脚，竟是有反悔昨夜洞房花烛之意，刘成杰还是那个表情，眼神却阴鸷起来，白松无故打个冷颤，乖乖闭嘴。

气氛僵持片刻，刘成杰才移开盯人视线，转身出去，不一会端着个餐盘回来。

一杯豆浆，三个煎蛋，放在床头柜上，刘成杰给豆浆插个吸管，塞给乖乖趴伏在床的白松，煎蛋切成小份，叉子叉了，喂过去。

没出息，没出息！白松屈愤自批，却真小媳妇样地给那个蛋吃进嘴里。

不点鸡蛋不够塞牙缝，白松憋着嘴，自顾啃那个吸管，刘成杰又是一笑：你那肿了，吃多受罪。

白松无力捏着拳头，刘成杰拍拍他的头，人模狗样，端着盘子又走了。

刘成杰没再化身为狗，晚上只抱着人睡大觉。白松连休两天，瘸着腿儿去上班，看见自个儿电脑，桌下皮椅，不堪往事触目惊心。

大黄过来搭肩勾背，白松让他拍得矮下去，哼一声又弹得老高。

大黄淫笑数声：红人，红人那。

遂和莉莉擦身离去，莉莉目视前方，高跟鞋蹬得哒哒作响，白松又是一哆嗦，两脚收进桌内，心有余悸。

白松实在工作不成，想起数日没登陆的小企鹅，环顾四周，梗着脖子偷上。

未读消息几条，最上面是那个Ｋ.，白松挺期待地给点开了，没能想到看得直直发毛。

Ｋ.：下班等我

白松一个激灵，迅速看了一圈，甚至伸过脖子去望大黄桌上的电脑。

白松深呼吸三次，直接回复过去：你是谁？咱俩一个公司？

其实不用多问，看这个口气，答案简直是呼之欲出。

白松坐立难安，立马起身，不顾残败的菊花，跑出办公室的大门，直奔电梯。

还是那个问题，和尚，究竟跑不跑的出庙？孙猴儿的跟头，真能翻得过佛掌？

等电梯在眼前缓缓打开，露出刘成杰那张面无表情的脸时，白松就丧气地闭上眼睛，认命地做出个笑：总…刘总……

刘成杰伸出铁掌，把他揪进电梯，直接按了通往总经理办公室的顶层。

“叫老公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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